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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其中（国画） 葛雄 作

陈巨国

当缕缕晨光透过薄纱般的轻
雾，抚摸旅店树梢的时候，我和老伴
已经沐着晨曦，和着轻风，坐着大
巴，直奔游船码头，乘游船去神往已
久的罗特尼斯岛。

罗特尼斯岛，是澳大利亚珀斯
城西印度洋上的一个狭长岛屿，长
十余公里，原本与珀斯连在一起，由
于海平面的上升，才与珀斯分离，形
成了目前的岛屿，成了游客短期度
假的圣地，距离珀斯有 40分钟左右
的船程。

游船漂亮大气，可坐六七十人，
船开了，行驶得如同大巴一样平稳。
船舱里，说的说，笑的笑，充满热烈、
温馨的气氛。可是好景不长，浩瀚的
印度洋天气像三岁孩儿的脸，说变
就变。刹那间，大风骤起，怒涛汹汹，
游船在一望无边的大海上，像一片
大树上飘落的孤叶，随着巨浪颠簸
起伏。一会儿巨浪把船高高举起在

浪尖，一会儿又把船重重摔下浪底。
老伴开始撑不住了，肚子里翻江倒
海。船员连忙递来一叠纸袋，老伴吐
了一袋又一袋，到达目的地，人已脸
色蜡黄，站立不住了。于是，忙在码
头边上，拣个长条凳躺下。千里迢迢
来岛上，却不能去走走瞧瞧，实在遗
憾。但老伴有气无力，说：“什么地方
也不想去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安
顿好老伴后，单枪匹马出游了。岛上
有电动环保公交车可乘，也有免费
单车可骑，我选择了单车。

沿着一米多宽的环岛柏油小道
骑去，岛屿风景就像一轴倒卷的水
彩画，徐徐在我们面前展开：一泓泓
岛中小湖清澈碧蓝，一个个天然海
湾曲折隐蔽，一片片银沙海滩松软
如毯。这里，既没有砌坎垒石的人
造，也没有刻意雕饰的人为，一切都
是顺其自然，就连丘坡的花草树木，
也不加整理修剪，让其野长，自枯自
荣。小道上骑车，骑着骑着，不经意
间，会偶遇澳洲的国宝袋鼠和叫不

出名的鸟儿，它们走在马路上，见人
不怕不惊，胜似闲庭信步。更有趣的
是，在路边小憩时，我刚拿出面包想
吃，忽然，一群海鸟飞来，绕着我飞
来飞去，一不留神，就叼走了我手中
面包，然后，“哄”地一下散去，飞得
无影无踪。当我再次拿面包果腹时，
突然，从我的后背伸过来一只毛茸
茸爪子，吓得我“啊呀”一声大叫起
来，丢掉面包落荒而逃。当我胆颤颤
回头一瞥时，笑了，原来是一只短尾
袋鼠，正捧着抢来的胜利果实，津津
有味品尝呢。这种短尾袋鼠在罗特
尼斯岛上随处可见，当地人把它们
视为珍宝，谁见了都要让它们三分，
因此，它们就愈加胆大妄为了。

骑单车环游罗特尼斯岛，真是
一件别有情趣的惬意事。路上除了
偶尔碰到一辆小汽车和三二个行
人，享受的尽是蓝天白云、碧波汪
洋、暖阳惠风、宁静安谧，恍如来到
了世外桃源。

留恋着岛上旖旎风光，竟然差

点忘了回归的时间，急于返回，却在
一个三岔路口疑惑了：走哪条路返
回最近？正在徘徊之际，迎面来了
一对金发女郎，白脸蛋，蓝眼睛，
苗条身材，散发着强烈的青春气
息。她们似乎觉察到我们迷路了，
主动拿着地图，走到我们跟前指点
迷津。但由于语言障碍，双方像哑
巴似的，打着手势交流，半天才弄
明白走哪条路好。我用蹩脚的英语
问她们是哪儿人，她们倒能听懂，
叽里呱啦地回答道，我却听不懂是
哪国的了。她们问我是哪里人？我
堂堂正正地用英语回答说，“中国
人”，问她们：“去过中国没有？”

“ 没 有 ”， 我 连 连 说 “ 可 惜 ， 可
惜”，说得她们一脸茫然。噢，原
来我说中文了，可英文里“可惜”
两字怎么说，想了半天也记不起
来。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这
次出国，面对老外真切地体会到了
学点英语是何等的重要呀。

夕阳西下，金晖染红了西边天
际，该启航返回珀斯了。游船载着游
兴未尽的游客，一路风平浪静，船快
人欢，老伴也不再晕船，仅半个小时
就到了珀斯码头。

走出船舱，遥望隐没在印度洋
中的罗特尼斯岛，我忽然留恋起来：
罗特尼斯岛啊，何日能再次投入你
的怀抱，尽情欣赏你那原汁原味的
迷人风采？

漫游罗特尼斯岛

王梁

喜欢跟性情好的人交往相处，
喜欢性情好的孩子。

说不清楚好性情到底是什么样
子，常言说的温和也好，豁达也
罢，是其中之义，但又不是全部。
可以罗列几点的是：它应该是平和
的、从容的、积极的、安静的、自
由的、率真的、有趣的……甚至可
能是空灵通透的。如果再形象生动
一些，我觉得好性情就是能够自得
其乐又能给人带来舒服快乐感觉的
一种个人禀性和气质。

曾在一次单位疗养活动中与一
位同事合住一室，之前两人并无多
少交集，几日相处下来
如沐春风，深受教益。
两人在一起，可以畅聊
长叙，颇多共同话题，
谈兴甚浓；也可以各自
安静地读书、看电视抑
或沉思默想，互不干
扰。他是个旅游达人，
对各地的地理风俗知之
甚多，我们那次去的景
区他就能说出不少道
道，引人入胜。用罢晚
饭，他外出一趟，拎回
来几袋子正宗的地产西
瓜、特色小吃，热情邀
请附近的同事聚到院子
里品尝美味，纳凉赏
月，谈天说地——这可
能是那次短途游令人最
为难忘的片段了。

好性情犹如春花秋
月，热而不烈，甜而不
腻，清新怡人，安宁祥和。这样的
男人在家，家里也必定是温馨和美
的吧？

其实不用猜，他们一家三口的
幸福指数是直白地写在脸上的，琴
瑟和鸣，相亲相爱。据说，受其影
响，原先并不喜爱旅游和阅读的妻
子现在对这两样的痴迷程度不亚于
他。每到寒暑假，妻子就请了年休
假，一家三口背上行囊去远行。他
们的女儿才读小学二年级，却已领
略过国内外多处名山大川，名城佳
地，而且不少路程是用脚来丈量
的。我见过小女孩几次，落落大
方，眼神明亮，健康阳光，无论是
身体还是智力、精神的生长发育都
明显优于那些假期窝在家里、窝在
各个培训班的同龄人。最重要的
是，我以为她的现在和将来都拥有
一个好性情，就跟她父亲一样。

好性情的孩子在人群中往往一
眼就能识别出来。前段时间儿子住
院，病房里三个孩子做同一个手
术，然而，手术后的反应却大相径
庭。最抗痛、最乖巧的恰恰是年纪
最小、还没上小学的男孩，不叫一
声疼，不流一滴泪，说话平心静

气，笑意盈盈，不断鼓励自己也鼓
励身边的小朋友“要勇敢”，小大
人似的。最吵闹、最娇气的反而是
那个快读初中的“胖墩”哥哥，不
仅忍受不了麻醉过后身体的疼痛
感，哭哭啼啼，有时还对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大声呵斥，别人休息
时也会自顾自发出恼人的声响，叫
人直摇头。我儿子的表现差强人
意，中规中矩。

孩子的一举一动实质上是他所
在家庭的镜映。你看那“胖墩”
家，爸爸对妈妈挑三拣四，恶语相
向，妈妈则有些忍气吞声，委曲求
全；爷爷沉默寡言，但奶奶言行的
琐碎、对孙子的娇惯已经到了滑稽

可笑的病态程度。而那
小男孩的家庭呢，爸爸
高大帅气，温文尔雅，
勤快尽责，妈妈苗条靓
丽，气质高雅，夫妻交
流轻声细语，恩爱甜
蜜，对孩子的管教宽严
得宜，情理交融。我慢
慢地还了解到那位爸爸
经营着一家厂子，可能
是个富二代，妈妈是舞
蹈教练，开办了一家培
训机构，他们有亲戚定
居美国，所以也经常往
返两国。

比较之下，他们两
家或者加上我家的差距
其实不在贫富，而在于
家庭的整体氛围、沟通
模式和管教方式，这才
是造成孩子们性情不一
的根源。试想一下，一个

家庭，整天阴晴不定，吵吵闹闹或者
冷冷清清，各自习惯于通过大吼大
叫、威逼利诱去控制别人；而另一个
家庭，四季如春，阳光明媚，和风细
雨。孩子在这两种家庭氛围里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会长成什么样
子，大致是可以预测的。

回到我同事身上，他的好性情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酷爱阅读和行
走，两者的共同效用就是打开视
野，开放心灵，让他见识、体验到
这个世界的广阔与丰富，进而接纳
差异，尊重多样，不偏激、不偏
颇，远离孤僻、狷介、狂傲、桀
骜、冷漠……同时，他也能找到自
己的定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该
干什么，形成自己清晰、稳定的坚
持和信念，而不至于人云亦云、随
波逐流、焦虑迷茫、无所适从。

两年前，她女儿幼升小，面临
读家门口的公办小学或去别人花大
钱都进不去的民办小学的选择，没
有多少犹豫，他们三人一致给前者
打了钩。如今，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和财力去经营共同的爱好，孩子不
拼成绩，不挤培训班，就这样快乐
地生活，慢慢地长大。

好
性
情

和风

粥这款稠糊的食物，当官的有
钱的喝，街头流浪的乞丐也喝。满
汉全席中，有一道“鸡笋粥”，那
是用一荤一素、两种至鲜的食材作
佐料烧煮的糯米粥。粥有营养，那
是常识。白米熬着熬着，时间一
长，上面就会浮起一层米油，婴儿
倘若没奶喝，喝了这层米油就不必
担心变成大头娃娃。粥看上去像奶
白色的锦缎，绵柔、温润，无论是
无牙婴儿、耄耋老人还是体虚之
人，均可以放心食用，易于消化，
也不用担心噎着。

我对粥却并无多少好感。小时
候，国家分配给我家的口粮是有限
的，荤腥的鱼肉，是奢侈的梦想，
喝粥对于肚里没油水、又如小苗一
样成长的我来说，每周有四五餐，
足以令人生厌了。而且，粥这个东
西很有欺骗性，二碗三碗下肚，肚
皮鼓胀，饱嗝连连，但玩耍一阵
子、撒泡尿，胃就像氢气球一样瘪
下来，眼前立时会冒出一片金星，
看到萝卜、番薯恨不得生吞。那
时，我们喝粥多半是当作晚餐，母
亲知道，小孩一上床就睡得如同死
猪。可我仍会梦见颗粒分明的白米
饭。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粥
的花样也多。我读书时看到宋朝文
人很别致地描写过“梅花粥”。据
说将落地梅花洗净，用雪水煮，称
之为梅花水。待米粥熬熟之时，将
梅花水兑入粥中，味极甘美。后来
又去查阅资料，南宋诗人杨万里还
真写过一首与梅花粥有关的诗：

“才看腊后得春饶，愁见风前作雪
飘。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
香烧。”我小时总是在大雪纷飞的
日子里，听从母亲的吩咐，将那些
铺在地上白净的冬雪垒成雪团，然
后一勺一勺地送入坛中，用油纸将
它们封藏起来。母亲说，这雪水好
啊，夏天生痱子，用雪水一擦，痱

子就会消失。
如今地球变暖，南方的冬天很

少下雪。梅花倒是年年傲放，但人
们似乎再也没有熬煮梅花粥的雅兴
了。

对于粥，我妻倒是情有独钟。
家里有一台电饭煲，妻常用它来熬
煮绿豆粥、米仁粥、红枣粥、百合
粥、皮蛋粥、南瓜粥等等。电饭煲
有一个定时功能，睡前准备妥当，
次日一早醒来，就是一锅营养味道
俱全的粥了。只是我对粥的“宿
仇”肇始于垂髫之年，所以对妻精
心熬煮的粥，多半是勉强对付，念
想的是小区附近味一早餐店的猪油
馄饨和仓桥头面结店的小吃。大碗
的猪油馄饨和横卧着面结的麦面，
使我感觉到胃的瓷实和身心的舒
坦。由于我很少喝妻熬煮的粥，内
心常有歉疚，这是我对妻的劳动成
果的不珍惜啊。妻总是循循善诱，
粥可养生，杭州等地厂家还将莲
子、红枣和桂圆等补品熬煮成营养
八宝粥，做成罐头卖，顾主不少
呢。对她的苦口婆心，我经常是一
只耳进一只耳出。

十多年前腊月的某天，一位同
事很神秘地带我去陆殿桥旁的居士
林，说有好东西吃。到了以后发
现，同事请我去吃用花生、红枣等
熬成的腊八粥。此后几年腊月初八，
我途经居士林，都能看到蔚为壮观
的一幕，人们排起长队等待着能分
到一勺居士林的腊八粥。喝了腊八
粥，据说能带来幸运，但腊八粥口味
很淡，想想用一口大锅熬成的粥，供
应那么多的善男信女，还有多少花
生、红枣和桂圆的营养成分。码字到
此，我赶紧打住，居士们彻夜未眠熬
煮腊八粥，足见他们施惠于人的热
心肠，本该点赞才是。

现在，不少人正餐也喝粥。他们
喝粥自然不是粮食短缺，而是养生。
陆游写过一首《食粥》诗：世人个个
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
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粥

岑燮钧

韩夫人一辈子最难忘的是嵇康
嵇叔夜来的那一晚。老爷让她好好
准备一下。她走到门口，突然转头
看着老爷说：

“我要跟你们一起喝酒！”
“呵呵，夫人今天是怎么了？”
“你往日说嵇康如孤峰独立，

玉山倾倒，我倒要见识见识他的风
度，他的器识……”

老爷走过来，手抚着夫人的肩
头，定定地看了半天，不由哈哈大
笑。最后，他给了她一个坏坏的主
意，让她躲在隔壁，在板壁上挖一
个小洞——这样就可以看见嵇康
了。

但是，今天，老爷躲在书房
里，却在生嵇康的气。因为嵇康给
他写了一封绝交信。前一阵，老爷
另有高就时，曾在床上与她闲聊，
说让谁继任呢？尚书吏部郎，品位
虽不高，可也是个要径。她倒是心
直口快——嵇康呀！

韩夫人想起那一晚的好戏，仍
不免脸红耳热。嵇康是和阮籍一起
来的。她只一眼，就怔住了。三个
男人，嵇康最年轻。老爷脸上的肉
已经耷拉下来，阮籍也差不多，只
有嵇康，脸上泛着光，五官精美，
人挺如松，门口一站，如日月光
华，熠熠生辉。韩夫人的心顿时突
突跳起来，可是她不能久陪，只能
礼节性地出迎一下。

她立马转到隔壁，从洞里偷眼
瞧去，嵇康微笑着，仿佛长松迎
风，桃林花开。他的声音很好听。
老爷有点重浊，阮籍有点沙哑，而
嵇康的笑声，清脆响亮，如笛吹晨
林，鹤唳长空。她一直听着他们谈
玄说理，嵇康娓娓道来，不疾不
徐，不啻龙吟凤哕。他运思之巧
妙，口才之敏捷，还真没人比得
上，难怪老爷回家来总是赞不绝
口，她算是领教了。

那一晚，嵇康还弹了一曲《广
陵散》。那种风雅，让人着迷，她
甚至有种内急的感觉。散席时，她
把嵇康喝过的那只青瓷酒杯，偷偷
藏了起来。

如此良宵，还历历在目，这哥
俩怎么说绝交就绝交了呢？这封
信，她也看过了。唉，这嵇康……
她转头看老爷，老爷阴着脸，一声

不响，突然重重地说了句：我荐他
接任，难道辱没他了？

第二天，钟会来访，韩夫人懒
得出迎。

嵇康与老爷绝交了，朝廷上的
人很快都知道了。老爷从此绝口不
言嵇康，以至于嵇康下狱的事，韩
夫人很晚才知道。她忐忑不安地问
老爷，嵇康会没事吗？老爷不咸不
淡地答道：老虎叼上肉，会松口
吗？

老爷一提醒，她终于明白了。
嵇康是曹家的女婿，不待见司马
家，司马家自然就要“待见”他了
——这是杀一儆百啊。

嵇康临刑那天，老爷不在家，
她没来由地向下人发了火。下人传
来的消息是，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
愿，要求释放嵇康。她心里一阵窃
喜，让下人再去打听。下人回来
说，老爷去太学了，朝廷已经下了
严命，若有人再胡闹，格杀勿论。
她心里一阵发紧，坐下又站起，站
起又坐下，转身的时候，不知怎
的，一只花瓶掉了下来，摔得粉
碎。丫鬟进来，一边打扫，一边说
府里的好些男人去看热闹了，刑场
只在街那边，很近。她停了片刻，
突然转身告诉丫鬟，她要乔装改
扮，也去刑场探看。

天阴沉沉的，落叶满地。她远
远地听到隐隐约约的琴声。唉，哪
个没心没肺的，杀人天还在弹琴！
渐渐地，琴声越来越清晰，仿佛听
过似的。而人也越来越多，她扯过
丝巾，遮住了半边脸。幸亏丫鬟机
灵，把她带到一处酒楼上。她终于
看清，弹琴的竟是嵇康，不由得双
泪齐下。只见嵇康弹完了琴，站起
来，朝她的方向停了一下。她听见
他说道：广陵散于今绝矣！她有点
恍惚，又觉得这话好像是自己心里
在说。突然，刽子手举起了刀，丫
鬟喊了一声“夫人”，把她拉到了
一边。

夫人病了好些天。
这件事，夫人一直没跟老爷

讲，直到嵇府把嵇绍送来，她才
说，我听见你父亲临刑弹的琴了。

嵇绍说，父亲临刑前嘱托：有
你山涛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

韩夫人看了一眼老爷，老爷盯
着嵇绍问道：

“这话当真是你父亲说的？”

嵇绍重重地点了点头。老爷的
脸色青了，他缓缓转身，扶着椅
背，说道：

“看来我山涛是误会你父亲
了。”

当夜，老爷辗转反侧，不能入
眠。夫人问老爷怎么了，老爷披衣
坐起，木然地靠着床背，发呆。过
了好久，才沉痛地说：“叔夜与我
绝交，他是怕我受牵累啊……”老

爷的呼吸很重。“可我，可我，竟
把他害了！”夫人一惊，不由也披
衣坐起，“老爷，你……”在黑暗
中，她直直地看着老爷。老爷喃喃
自语道：“钟会来时，我不该把叔
夜随口说的话告诉他。”夫人紧
问：“什么话？”老爷迟疑了一下，
说：“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家时，
叔夜曾说想助他一臂之力。”

夫人听了，半晌没言语，最
后，她长叹了一声，说道：“好在
还有嵇绍……”

从此，老爷视嵇绍如己出，夫
人对他更是疼爱有加。多年后的一
天，夫人对着英姿勃发的嵇绍劝酒
道：你知道吗，这个青瓷杯就是当
年你父亲用过的酒杯！

青瓷杯，依然釉色油亮……

青瓷杯

康庄严

我从黄河岸走来
青铜器与甲骨文的撞击声
总在脑海里徘徊
殷商护城河都已干涸了
只有妇好出征的传奇
演绎着往日的精彩
金戈铁马的好多故事
早已被风干
只是士兵头颅上那个箭头，
还在诉说曾经的壮烈

那时的乌龟好大啊
努力地背负着历史的记载
现代人似乎忘记了
他的功绩
它的家园
都被油头肥肠的人物
肆意挤兑与踏踩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
刀枪剑戟
已成为陈摆的展览
三千年前的土盘上

也在鞭炮锣鼓的变奏中
盖起巍峨的博物馆
哦，还有沈鹏游龙走蛇
为馆名写的几个字，
在烈日下像挣扎的蚯蚓
忍受着烈日的暴晒
博物馆前排起长龙
虔诚的人们接受古文化的
灌输和种栽
同时完成了站着的对躺下的
好奇与竞猜……

终有一天
我们也会躺下
在清风与泥土里
完成似乎还有仪式
般的隆重交接
因此，我们不必惧怕难灾
每一次的创伤
都是蝶变的礼拜
如同那蚌贝
每次伤痕之处
都是珍珠的未来
有时我们也无法回避战争
但我坚信
躯体虽然离去
英魂总会归来

有时，你需要
原谅你的敌人
他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

我从黄河岸走来
□诗歌

□小小说


